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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
华夏文明的形成

杜学文

游

学

大约距今五千多年，各地出现了文明现象。
但是，还不能说它们是华夏文明。华夏文明有其
特定的含义，就是在华夏地区由华夏族人创造的
文明。而华夏地区主要在今晋陕豫交界的黄河三
角洲地带，所谓“华”人活动的地区。那么，还需要
讨论一下华夏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

一般来说，中华文明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说，
在中华地区由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文明与文化现
象。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华夏文明。从这个角度来
说，华夏文明就是中华文明的一种形态。其它如
良渚文明等也是其中的一种形态。那些虽然还没
有进入文明阶段，但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现象，也
应该属于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如我们前面介绍
中提到的若干文化遗存，尽管还没有发展到“文
明”的阶段，仍然属于中华文明的构成部分。在这
样的语境中，中华文明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
念。中华文明的另一层含义具有特定的指向，是
指以华夏文明为主体的、吸纳融合了许多其它文
明因素之后蜕变形成的更丰富更成熟的文明形
态。以我的观点来看，这个更丰富更成熟的文明
形成于周时期的轴心时代，并一直延续发展至今
天，越来越表现出充沛的生命魅力。

那么，我们所谈的陶寺时期形成了华夏文明
是什么意思呢？从前一层含义，也就是普遍意义
的层面来讲，就是在那一时期中华大地上又出现
了一种文明形态。这是中华大地上最具生命力、
创造力与吸引力的文明形态。从后一层含义，也
就是特指意义的层面来看，华夏文明是之后蜕变
形成的中华文明的主导文明、核心文明。正因为
华夏文明积极地融合了其它的文明与文化因素，
强化了生命力、创新力，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才
没有消失，没有中断，一直演化出更具生命力的文
明形态——中华文明。

这里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需要我们了
解。这就是怎样才能判定一个地方出现了文明。
这个问题也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讨论。首先从社会
生产力的层面来说，如果一个地方的生产相对发
达，产品有了剩余，就会出现对剩余产品进行再分
配的问题，相应地就出现了如何分配的问题。社
会生产比过去表现出更多的复杂性，也存在一个
如何组织生产的问题。这样就会有一部分人从直
接的生产中分离出来，更多地从事组织管理。也
可能因为这些人具有某种特殊的原因，如体格相
对健壮，社会威望比较高，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智慧
或组织能力等，就可能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或者
具有更多的对社会财富进行支配的权力。这时，
社会出现了分化，阶级就出现了。在社会管理方
面，由于财富的集聚，人们需要共同承担保护族群
利益的责任。最初的“国家”形态也就出现了。阶
级的出现，国家的形成就说明这一地区进入了文
明时代。

但是如果从考古学的层面来看，似乎就比较
简单。目前通行的标准主要有这样四个方面。一
是城市，特别是都城的出现；二是大型祭祀礼仪的
形成；三是文字的出现；四是青铜器的使用。在这
四个要素中，如果有两个存在，就可以判定某一地
区形成了文明。不过，人们对这种判定方式也存
在很大的质疑，认为并不能反映不同地区不同文
化的发展形态。如在中国，玉器的出现就十分重
要，能够充分地反映社会等级的分化与礼制的形
态。但是在其它地区就基本上不存在玉文化现

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把这种方法作为参
考进行讨论。

我们知道，在红山文化中，已经出现了大型的
宗教仪式，如神庙与女神像、祭坛与积石坛，以及
金字塔建筑等。这不仅说明这一文化存在大型的
祭祀现象，而且社会形态也比较复杂。特别是不
同规格的墓葬也进一步证明，在这一时期出现了
明显的社会分化。或者说，阶级出现了。虽然目
前还没有发现青铜器，但是在红山文化中发现了
大量的冶铜遗存，说明其青铜冶炼技术已经非常
成熟。这应该是进入文明时代的表现。而在东
南部的良渚，出现了规模庞大的都城，有体系复
杂的水利系统，以及祭祀的祭坛等。这些都说
明，这里有强大的社会组织体系，需要有相应的
人来管理、组织。良渚发现的刻画符号，应该是
比较原始的文字。尽管在良渚没有发现青铜器，
但存在极为发达的玉器文化，比红山的玉器更为
先进。从这些分析来看，至少红山文化与良渚文
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尤其是良渚的文明程度
似更高更发达。

当这些文化辗转迁徙进入晋南之后，与当地
的原生文化发生了撞击与融合，形成了陶寺文
化。我们看到，在陶寺发现了城市。特别是其中
期大城是一座规模宏伟的都城，存在宫殿建筑、
城墙及城阙，出现了比较严格的社会分层。不仅
有贵族居住区、墓葬区，还有平民居住区、墓葬
区，以及仓储区、生产区与管理区。手工业得到
了明显的发展，发现了制造石器与陶器的手工作
坊工场。礼仪制度亦表现出非常成熟的形态。
其王级大墓中有众多的成套礼乐器。那些形制
庞大的特磬、土鼓、鼍鼓成组配套，规模非凡。在
陶寺扁壶上发现的文字已经非常成熟，且为朱
书。在陶寺还发现了基本可以说是目前发现的人
类最早且规模最宏伟的观象台，能够测定一年的
时间为 366天，以及一年中基本的节气。这一观
象台同时也具备祭祀与政治宣示的功能。陶寺
也存在着丰富的玉器。其中的玉琮、玉璧、玉璜、
玉钺、玉覆面等不仅承续了良渚的工艺与理念，
而且成为玉文化向北向西传播的重要中转地。
与其它地区的文明形态不同，在陶寺还发现了青
铜器。其中的铜铃已经使用了复合铸造技术，一
次完成铃身与铃胆的铸造。青铜齿形环与 C 形
青铜龙的铸造亦十分精致。这些均说明陶寺文
化发展的程度是当时最为突出、最为先进的。陶
寺已经具备了我们所说的判定文明形成的全部
条件。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在陶寺时期，已
经形成了典型的古国。其社会管理比较完善，制
度设置比较健全，阶级划分比较明确，文化发展相
当先进。从考古学的意义来看，这一文化中存在
规模宏大的都城，先进的文化科技设施与祭祀仪
式，有比较成熟的文字、相对发达的青铜铸造技
术，以及玉礼器代表的礼仪制度。与同时期或者
相近的文化相比，陶寺文化的发达程度、完善程
度具有突出的先进性。陶寺所在地区为华夏地
区，在这里形成的文明就是华夏文明。或者我们
也可以这样说，在大约距今 4500年左右的时期，
一个伟大的文明——华夏文明在以陶寺为中心的
华夏地区诞生了。这一文明现象并不仅仅是区域
性的，而且是划时代的。它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
篇章。

那天，我们在呼伦贝尔草
原的根河市坐车游历。下午
两点半，所乘面包车由金河林
场前往阿龙山鄂温克人驯鹿
点，路上遭遇蝴蝶袭击。车行
一路，雪片翩跹。

这一段路的路面不宽，只
容两车交错而过。路旁长满
白桦树和山杨树，树下青草及
膝，在草上跺一跺脚就有水渗
出来。车从开阔的草原地带
开过来，经过激流河的一座大
桥，走入这段夹林公路。这
时，车窗两边腾起白蝴蝶的波
浪，像爆炸一样。我们注视面
包车的前窗，从司机的背影朝
前方看过去，玻璃前方是白花
花的蝴蝶。显然蝴蝶被惊扰
了，它们原来伏在路面和路边
的草里，被车轮惊醒，腾飞到
半空，撞在车身上。我们认为
这可能是一瞬间发生的事，只
是个偶然，以为再也看不到此
景并准备回忆。但事实向我
们证明，这不是几百个蝴蝶的
瞬间爆炸。一路上——此路
长达八十多公里，有无数蝴蝶
被车轮惊醒，飞撞，如同满天
的雪片。“雪片”一词是说蝴蝶
全是白蝴蝶，无一只黄蝶或红
蝶。它们的数量如此之多，在
车轮碾过的道路上，布满蝴蝶
的遗骸。刚下过雨的道路的
黑泥里，掺进了一多半白色。
我知道这样说不浪漫，有人会
联想起梁山伯与祝英台，但我
说出这个奇遇，证明我的惊讶
还没有消失。

世上有浪花一般层层叠叠
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吗？如果
有，天下痴情男女何其多也。
当年，佛陀问弟子：“世上的海
水多，还是世人流下的眼泪多？”
佛弟子答道：“人于无数轮回中
同父母、子女、手足、亲眷分离
时流下的眼泪比海水更多。”佛
陀曰：“此谓无常。情何其浅，
爱何其短。”那么，公路上有万
千蝴蝶结对翻飞就不奇怪了。
可是，它们在公路上做什么呢？

车上的乘客都在拍照，停
车观摩。然后车行驶，仍有那
么多蝴蝶围着车旋转，撞在玻
璃上，落入地面，车呼啸往前
开，冲入无尽的蝴蝶阵。司机
似无所见，虽然他眼前全是遮
蔽了道路的蝴蝶。我觉得车
上会有很多人恨这司机，为着
他的不浪漫。然而时间长了，
我们也开始麻木，仿佛此车已
化为木舟，在牛奶的海洋航
行，蝴蝶只是乳汁溅起的浪
花。再过一会儿，我甚至感到

车的前窗和两侧的窗子变成
了电脑显示屏，浮现蝴蝶飞飞
的屏保画面。人正是这样麻
木的，他们早忘了梁山伯与祝
英台。车上惊呼的人越来越
少，“哎哟”“啊呀”这些惊叹语
被沉默所代替。当大家都看
见奇景的真实之后就无奇
了。可是，面包车如此长久地
惊起与碾压蝴蝶阵营也引发
了人的不安，这时候，保持沉
默而不喊“天哪！”似乎也不
对。这一车麻木的屁股底下
的橡胶车轮正压过蝴蝶的薄
翅往前开，你们安之若素是正
当的吗？可对于旅行者来说，
他们又能怎样呢？

车窗外的白色不光有蝴
蝶，还有林梢的云彩，几乎每
一片树林都戴着白云的冠
冕。蓝天总是在游人的头顶
蔚蓝，云朵从树林上方和山峰
间迂回飘游。林子里的白桦
树三五株结伴生长。“结伴”这
个词说白桦像人一样悠游，它
们像等待什么。每当我来到
白桦树边，总想起这句话——
它们在等待。它们靠着彼此
的肩膀，有的树从其他树干身
后探过身来，它们带有人的气
味。白桦好像在往远方瞭望，
像累了，像要过河。对我来说，
来到它身边，除了伸手摸一摸
树干，还应该拿什么东西送给
它们才对。把一只银锁挂在它
的枝上，拿一块蓝绸子包在树
上都好，可是我没有。

在所有的植物面前——无
论青草与鲜花——我每一次都
感觉自己是一个贫穷者，我的
身体和身上的东西都比不上这
些带露水的生灵。白桦树比其
他植物更有灵性，它们好像是
树林里的鹿群，温驯灵慧。

配得上白桦的是漫天飞
舞的蝴蝶。蝴蝶不怪，白蝴蝶
也不怪，但见到蝴蝶像流水一
样袭来就有点怪了。这一种
怪会激发人作诗的欲望。我
看到蝴蝶在八十公里的路上
翻飞，觉得世上有一种人名为
诗人实在是得体，他们作诗更
是理所当然。我作不出诗，我
暗暗猜想诗人见到这一景象
会作怎样的诗呢？想不出来，
却想起雷蒙德·卡佛诗集《我
们所有人》中的一句诗：“所有
的诗歌都是情诗”，对蝴蝶来
说也是这样。它们的蛹在泥
土里蛰伏了好多年，此刻化蝶
交配，几小时内死去。此景被
人看到，惊呼继而沉默。人们
目睹了大自然的情诗。

白蝴蝶的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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